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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外空法律政策及其对中国与亚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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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洲空间局和欧洲联盟分别就空间合作框架和空间应用发展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并且形成了以上述两个国际组织为核心的欧洲共同空间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独具一格。两个区域国际组织之间不仅在空间项目上互相合作，在空间法律政策上相互协调，并且呈现了机构上相互融合的趋势。欧洲的空间法律和政策对中国和亚洲的空间法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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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Space Law and Policy and their influences to China and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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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developed relevant legal regim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space cooperation or space applications, and a common European Space Policy has also been formed by these two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hese make European space activities and cooperation a unique feature in the world. The two reg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not only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in space projects, but also coordinated in their space policies, demonstrating a tendency of merge of their institutions. European space law and policie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ver the space law and policies of China and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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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欧洲外层空间法律政策主要指欧洲区域层面的外空法律政策，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欧洲空间局（也称欧洲航天局）的法律框架，欧盟的外空法律政策，欧洲共同空间政策等等。当然欧洲主权国家的空间法律政策与欧洲区域空间法律政策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欧洲各国国内空间法律与政策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虽然其在欧洲整体法律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关键作用。总体上说，欧洲有关空间安全和空间防务方面的活动主要由各国在国内进行，而欧洲区域空间组织的主要活动范围是科学和商业。[1]欧洲空间国际组织活动的最初的动力来源于汇聚西欧各国之力共同发展空间科学与空间技术以与美苏竞争的需要。[2]西欧空间合作最早的两个机构是欧洲火箭发展机构和欧洲空间研究机构，1975年两个机构合并组成欧洲空间局（以下简称“欧空局”）。与此同时，欧盟也在越来越多地涉及空间活动。欧洲区域相关国际组织最近的发展趋势是欧盟和欧空局这两个国际组织正在开展日益密切的合作，未来欧空局作为欧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建议已经被提出。

欧空局建立于1975年，共有18个成员国（包括来自欧盟的16个国家和挪威、瑞士）和加拿大、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合作国家，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航天力量之一。2009年欧空局的机构预算为48亿美元，据相关的统计，是中国航天预算的两倍多。[3]这还不算有关欧洲国家独立的国内空间预算。欧空局在空间商业化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其在空间市场的占有率是40%，其航天发射的份额曾经占世界总量的50%左右。欧空局作为最大的区域政府间国际空间合作组织，其法律框架对于最近成立的总部设在中国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欧盟目前有27个成员国，它对于外空活动的承诺和关注在不断增加，空间方面的管辖权也获得增强，尤其是《里斯本条约》的通过和生效，对于欧盟法律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外空”成为欧盟与成员国共享管辖权的领域。欧盟有关空间问题的次级法律也相继出台。欧盟近来也单独或联合开展了不少重要的空间项目，如具有战略意义的伽利略导航定位系统，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项目（GMES）等等。欧盟委员会目前掌管每年大约少于10亿美元（7亿5千万欧元）的经费，这项费用未来还会增加。同时，欧盟也谋求在全球范围内空间安全和空间活动法律规制方面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其最近提出的《空间活动行为准则草案》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该草案2008年12月经欧盟理事会通过提出，经过征求各空间国家和各国际组织等的意见，2010年10月11日又通过了草案修订稿，很可能于近期出台。

欧盟和欧空局在空间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以至于2007年推出了统一欧洲的外空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最终将很可能变成合并关系，即导致欧空局成为欧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琼 约翰逊-弗里泽在其《空间战争》一书中谈到：“欧洲正在考虑进行机构重组，以便最大化地利用其稀缺的资源。新规划大体是，欧盟和欧洲航天局共同管理外空事务，欧盟负责政策，欧洲航天局负责具体实施。这将使得欧盟获益良多。如果未来得以实现的话，对两个国际组织的能力都将产生相互加强的效果。

中欧之间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中欧贸易和交流非常频繁，中欧对话也在不同层面上不断加强。几十年来，中欧之间在空间活动方面也进行了若干项目的合作，其中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总体上说，中欧合作大大强于中美合作。同时，由7个成员国组成的世界上第二个区域政府间合作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也已经在中国北京建立和运作，其向欧空局的学习和借鉴也非常明显的，二者同时也均有意愿在未来展开合作。

以下将分四个部分，对于欧空局的法律框架、欧盟的相关空间法律政策、欧洲共同空间政策以及欧洲空间法律政策对中国和亚洲的影响进行初步的评述。

一、 欧空局法律框架
欧洲国家间有关空间研究和卫星等方面的合作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运载火箭发展组织和欧洲外层空间研究组织的建立和运作（两者均建立于1964年），1975年两者合并为欧洲空间局。欧空局是全球第一个区域性政府间空间合作组织，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空间合作组织，具有完全的法律人格。欧空局是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际空间合作组织。是欧洲地区的空间合作的最高组织形式和常设机构。其成立公约《建立欧洲空间局公约》（简称《欧空局公约》）于1975年5月30日通过，1980年10月30日生效，是欧空局的法律基础。《欧空局公约》由26条条文和5个附件组成，附件分别是：附件1：特权与豁免；附件2：财政条款；附件3：公约第5条第1款b项所包括的任择性项目；附件4：国内项目的国际化；附件5：产业政策。该文件全面确定了欧空局的目标、主要职责、成员身份、法律地位、机构组成、项目分类、工业政策、资金分摊、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等制度。建立欧空局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方式来以和平为目的，提供和促进欧洲国家在外层空间研究和科技以及外空应用方面的合作（《欧空局公约》第5条）。欧空局的主要空间活动领域为运载火箭的发射服务、卫星通信和气象遥感等，其主要活动性质为空间活动的技术与运行方面的。同时，欧空局还参与欧盟的相关主要空间项目。

欧空局现有成员国18个，分别是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挪威、荷兰、葡萄牙、英国、瑞典、瑞士和捷克。另外，加拿大和匈牙利等国也参与了该机构的一些合作项目。 

从欧空局的组织结构来看，它由两大机构即部长级的理事会与欧空局局长组成，部长理事会每两到三年才召开一次。欧空局的具体组织机构分布又分为坐落于巴黎的欧空局总部和分布于其他国家的欧洲航天技术中心（荷兰）、欧洲空间指挥中心（德国）、欧洲空间研究所（意大利罗马）、欧洲宇航员中心（德国科隆）、欧洲空间天文学中心（西班牙）、欧洲圭亚那库鲁发射中心（法国）等等。

按照《欧空局公约》等的规定，欧空局将空间活动分为三类：强制性活动（mandatory activities）（主要是科学性质的活动，采用一般性的预算开支，成员国根据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分摊预算）、任择性活动（严格意义上的空间活动，具有实践应用性质，成员国根据自己的兴趣承担义务）和操作性活动（operational activities）（由航天机构进行）三种。2003年，欧空局22％的预算用于强制性活动，72％的预算用于任择性活动。其中任择性的活动是欧空局成功的关键，其集中在具有应用性质的空间活动上。任择性项目包括对地观测、通信、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阿丽亚娜空间运输系统和对于国际空间站的参与（哥伦布舱）、伽利略计划等等。欧空局最大的成功之处是阿丽亚娜火箭的成功研制和商业化，占到世界发射服务市场一半的份额。在欧空局的18个成员中，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所缴付的预算额最多，共占欧空局预算的77.6%。此外，欧空局在提高成本效率、改善全球竞争力、利用现有的欧洲工业潜力、发挥竞争性招标的优势等几方面都作出努力。其工业政策都很有特点，作为工业科技政策的核心原则，“投资返还”（或称“公平回报”fair return）原则（也即各成员国在欧空局框架内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应成正向关系）在欧空局空间活动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原则与欧盟的竞争规则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欧洲空间政策决议》就此特别指出：“强调对‘公平返还’政策予以评估和必要时建议完善的重要性，以便欧洲航天产业面临未来挑战时能在全球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同时保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强成员国投资航天活动的动机”。 

欧空局主要的合作活动是研究和商业性质的，但欧空局也正在越来越多地涉及军民两用空间能力的建设，这也是其与欧盟防务局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原因。突出的例子是其正在发展空间态势感知系统（SSA），空间态势感知系统的目的是保护欧洲空间系统，尤其是那些与运行服务、对抗空间碎片、数据政策、数据安全、体系结构、空间监视与太阳风（空间天气）有关的系统。而欧盟防卫局、欧盟各国政府也在此项目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同时，这也显示了欧空局的职责正在向在与安全有关的方面扩展。

从欧盟空间政策的角度来看，欧空局已经在事实上转变成为实施欧盟空间政策的有力工具，因为欧空局已经成为欧盟绝大多数空间项目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者。

欧空局已经宣布接受了若干国际空间条约，如《营救协定》、《登记公约》、《责任公约》等。[4]根据相关条约的规定，它可以享受相应的权利，并在对其他国家、个人或法人造成损害时，承担相应的义务，对欧空局的相应责任，成员国在一定情况下也应负连带责任。根据《登记公约》，欧空局应建立相应的空间物体登记册，并进行国际登记等。

欧空局还在1989年建立了欧洲空间法研究中心，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促进空间法的教育、培训、研究和推广机构之一。

二、欧盟的空间法律政策
(一)欧盟对于空间活动的管辖权

空间是欧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密切相关，通过提供诸如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等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键信息，空间可以为欧盟的相关战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欧盟正在谋求独立的空间技术能力，欧盟在地球和邻近空间的观测能力被认为是一件头等大事。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拉索最近的一次讲话，欧盟将空间问题视为实现其他欧盟政策，如安全政策、提高工业竞争力和促进发明创造能力等的一种手段。也即不仅仅应当关注空间活动的经济效益，而且应当实施欧盟的广泛的政策，欧盟强调也应当发展独立的载人航天能力。

空间在欧盟中的地位，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得到了明确的规定。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和更名的《欧盟运作条约》首次规定了欧盟在空间活动方面的管辖权。该条约第189条规定，欧盟相关机构应当制定并实施长期的空间政策，包括设置相关的空间项目，与欧空局的合作等等。该条规定的特点是，它不仅涉及空间探索，而且涉及空间利用事宜。而这被认为包括了有关外空活动中的外空安全问题。这也意味着应当进一步加强欧盟、欧空局和欧洲相关成员国的关系，并促进进一步加强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5] 

有关空间安全问题由《欧盟条约》（经2001年尼斯条约修订）第五章第11到27条有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相关规定加以明确。它原属于以政府间合作方式进行决策的第二支柱的范畴。在此工作领域，欧盟委员会只具有观察员的地位。轮值主席国在秘书长/外交代表和的协助下进行工作，根据条约在欧盟内部和在对外代表欧盟方面具有相应的职责和特权。于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对欧盟的法律框架进行了若干改革，除了“空间”问题成为欧盟与各成员国共享管辖权的事项（《欧盟条约》第4条第2款，《欧盟运作条约》第189条）之外，条约还取消了三个支柱的划分，但是，作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的欧盟《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继续由政府间决策方法进行决定和处理。[6] 

（二）欧盟《空间活动行为准则草案》

作为欧盟对外空间政策的一部分，欧盟于2007年启动面向世界各国的《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的推介。该草案2008年12月由欧盟理事会通过，2010年10月11日通过了修订版，可能近期出台。《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的目的是通过一个软法性文件，规定一系列加强空间透明度和信任措施的规则及其相应机制，吸引尽可能多的空间国家参与，以加强外空的安全、安保和可预测性。对于该文件，将在下文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三）欧盟有关空间应用等的法律规范

虽然目前还很难认定欧盟空间法已经形成，但欧盟还是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空间应用的指令等相关的次级法律规范。例如，有关电信和竞争方面的相关指令和有关空间数据管理的指令等等。

三、欧洲共同空间政策
（一）欧洲空间政策的形成

在欧空局建立初期，欧洲空间事业的发展由欧空局主导。处于欧共体的阶段的欧盟的重心在于建立欧洲共同市场，虽然欧共体已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欧洲国家在空间领域的合作的意向。[7]随着欧共体和欧盟的逐渐壮大，通过一项统一的外空政策事宜被列入日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数项与空间政策和空间活动活动相关的决议被通过， 如1998年6月22日理事会《关于加强欧洲空间局和欧盟委员会的合作》的决议等。到21世纪初，欧盟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外空政策日益重视。1999年12月2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的《关于确立欧洲统一空间战略的决议》，2000年5月18日欧洲议会《关于委员会工作文件〈欧洲统一空间行动计划〉的决议》，以及2003年1月21日的《欧盟外空政策》的绿皮书（2003年5月30日定稿）、2003年11月的《空间：扩大联盟的欧洲边疆》的白皮书等，其中，《欧盟外空政策》的绿皮书的通过具有重要意义，上述文书是欧盟在建立欧洲统一空间政策方面努力的成果。欧盟和欧空局两个国际组织在空间项目上也展开了持续性的合作。其具体的合作成就包括伽利略卫星导航项目和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等项目的推进。

为了落实《欧洲空间政策》白皮书，2003年欧空局和欧盟两个国际组织达成了合作的《框架协议》，该协议2004年生效。框架协议确立了提出空间政策和促进空间项目的合作与联合的目标。框架协议还建议成立欧洲空间理事会。2004年该理事会成立，由欧盟和欧空局成员国的政府代表组成。该机构的任务是确定欧洲空间政策的原则和指导方针。该理事会先后召开了若干次会议，确定了欧洲空间政策的要素、优先项目和执行原则。

根据欧盟的绿皮书、白皮书提出的相关建议和欧洲空间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欧洲空间理事会和欧空局2005年开始起草统一欧洲空间政策，2007年5月22日，《欧洲空间政策决议》（也译为《欧洲航天政策决议》）获得了欧洲空间理事会的通过，欧洲统一空间政策正式出台。

（二）欧洲统一空间政策的主要内容

由欧盟和欧空局29个成员国通过和发布的《欧洲空间政策决议》，目的在于将各个欧盟成员国和欧空局的空间事业统一起来。新政策的公布，使得欧洲长期追求的欧洲空间政策成为现实。由欧盟和欧空局共同制定的这一空间政策，目的是建立欧盟、欧空局和成员国之间空间活动的良好的协调机制，并明确其各自的职责，更好地发挥空间投资价值，并避免重复浪费，同时协调民用、国防空间技术和技术发展。[8]
《欧洲空间政策决议》明确了未来欧洲空间活动的战略方针，对欧洲空间计划的主要内容作了安排，规划了最主要的欧洲空间项目。以《欧洲空间政策决议》形式发布的欧洲空间政策文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共18个问题。第一部分是欧洲空间总体战略构想，第二部分为未来进一步的计划与实施。政策首次在欧洲层面上确定了探索外层空间的原则和目标。文件也可以看做是对美国2006年国家空间政策的回应。在战略构想部分，该政策强调了空间对社会、经济、外交、军事、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性，强调了空间产业作为一项重要资产对于欧洲的独立、安全和繁荣的关键作用，强调欧洲必须更加努力以保护和改善其全球竞争能力。在未来计划部分，文件提出了对有关空间项目的定位和相应的政策。强调欧洲必须优先发展集成的卫星系统，发展标志性的空间项目，如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项目（GMES），空间导航和定位系统项目（伽利略GALILEO）等，成为空间系统的领先者；作为空间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国际伙伴，成为全球有关空间活动的倡导者，同时要为欧盟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提供空间能力方面的支持。强调欧洲应加强空间科学与基础研究，重视技术创新和先期开发，从政治上支持欧洲运载火箭的研发；鼓励公私部门大力投资于空间领域及其产业；协调成员国和欧洲层面的空间领域的活动；强调投资重点转向面向地球业务的航天系统，重视来自空间活动的民众利益；增加军用与民用空间项目与技术的合力，考虑不同机构的管辖权，等等。

鉴于欧洲空间活动所存在的欧盟、欧空局和欧盟成员国三者的比较松散的关系，欧洲航天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更好的协同和合作，形成凝聚力。但是，正如何其松所提出的，由于该政策是欧盟委员会、欧空局和各成员国等各方妥协的产物，加上协调性的管理机构的缺乏、成员国利益和不同政策的掣肘、欧盟在空间领域公共资金投资不足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欧洲空间政策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气象卫星组织（EUMETSAT）也是欧洲区域的一个专业化的国际空间组织，对于欧盟空间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是由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44个欧洲成员国及其气象部门建立的政府间组织。总部设于德国达姆施达特。其基本文件《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公约》于1986年6月19日开始生效。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维持和应用欧洲气象业务卫星系统，同时也尽可能地考虑世界气象组织的建议。欧洲气象组织也参与到欧洲的区域空间活动之中，并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欧洲空间理事会会议。

四、欧洲外空法律政策对中国和亚洲的影响
（一）欧盟外空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中欧之间空间合作有着长期的历史，而且合作比较密切。二十多年来，中欧

在天基对地观测项目、发射探测卫星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同时，中欧在中国的目的在于探测地球磁场的“双星计划”上开展合作。中欧对相互的政策都十分关注，如欧盟就对华政策发布过若干专门文件，中国也发布过针对欧盟的政策文件，这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上十分罕见。令美国十分担忧的中欧在伽利略计划上的合作目前已经成了空壳，值得中国从中汲取教训。应当注意，美国对欧洲的航天事业有重要的影响，进而也影响到中欧合作。例如，中国在伽利略项目的合作中，曾经希望用中国的长征火箭发射“伽利略”计划中的卫星等相关空间物体，但美国表示反对，理由是存在卫星技术转让的可能性。欧洲航天局项目，如伽利略等等，都有一些美国拥有否决权的关键部件。因而，该计划中欧的合作出现了障碍。天安门事件以后欧洲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目前也尚未取消。按照弗里泽的分析，欧洲在与中国合作上，对中国所抱的期待包括：加强空间活动透明度，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CTR），与美国就加入国际空间站达成谅解，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的民用空间系统等等。

在裁军和军控领域，中欧最近也产生了一定的互动。欧盟2008年所提出的《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与中国和俄罗斯2008年2月向裁谈会所提交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9]（简称“条约草案”）产生了一定的关系。

中国一贯主张，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应当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反对外空军事化和抑制外空武器化的趋势。鉴于现有空间国际法律规定的不足，中国经过多年的准备，2008年与俄罗斯联合提出了上述防止外空武器化的上述《条约草案》，意在使未来缔约各国“承诺不在环绕地球的轨道放置任何携带任何种类武器的物体，不在天体上安置此类武器，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空放置此类武器”；“不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协助、不鼓励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参与本条约所禁止的活动。”从而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中俄希望各国以上述草案为基础，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通过谈判缔结条约，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机制，以确保外空的共同安全。

欧盟从2007年起推动通过一个有关空间活动的行为准则，力图加强空间活动的透明度并建立信任，以确保外空的安全（Safety）和国防安全(Security)以及可预测性。欧盟在2008年6月起草了一个《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简称“准则草案”或“草案”），该草案[10]于2008年12月在欧盟部长理事会上获得通过。其主要内容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倡导空间交通管理与空间碎片减缓，加强空间活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并建立了相应的实施机制。欧盟意图将准则草案对世界各国开放，签署一个无法律拘束力的软法性文件，通过国内机制加以实施。《准则草案》所提出的一系列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增强空间活动的透明度和相互信任的措施将有益于防止国家间的误解的危险，有益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但是，准则草案并不反对外空军事化和武器化。

应当说，中俄和欧盟各自提出的解决外空安全问题的草案，是各具特色，相互补充，两者差不多在同时提出。所以，也不排除两者的相互影响。中国认为，欧盟的软法性《准则草案》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即使通过，也并无法律效力，难以解决外空军事化和武器化问题，因而，防止外空武器化条约的制定是实现外空法治化的根本性措施。因为只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外空武器化的问题，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至于两个草案的更为具体的时序关系，修订版的欧盟《准则草案》已经于2010年10月11日正式通过，不排除欧盟《准则草案》修订版以近期召开特别外交会议的方式首先通过，而中俄《条约草案》则需要继续在裁谈会寻求谈判各方接受的文本，并通过正式的条约缔结程序加以通过和生效。欧盟提出，《准则草案》和《条约草案》并非相互排斥，希望中俄加入《准则草案》。

（二）欧洲外空法律框架对亚洲空间合作的影响

欧洲空间合作法律框架已经对亚太空间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欧洲区域空间合作的合作方式和空间法律政策的确立和互动也值得亚太地区的区域空间合作论坛加以研究借鉴。从实际情况看，欧空局主要法律文件《欧空局条约》对于2006年生效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基础法律文件《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提供了良好的范例，[11]欧空局多年运作的一系列经验，包括在其机构设置、决策方式、合作安排和工业科技政策，以及在其框架下欧洲空间法中心的建立和成功运作的经验，都将对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运作与发展，法律机制的改进与完善，空间法在亚洲的传播等等，产生进一步的正面影响。如欧盟的投资返还（公平回报）原则就被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所吸收。所谓投资返还原则就是对于多边科技合作项目，按照各成员国投资比例来分配工业合同额（这意味着就业岗位和实现工业增长）。欧空局从1972年起就在空间工业科技合作方面严格执行该原则，并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统计。该政策是欧空局重要的工业科技合作政策，促进了欧空局内部的合作，提高了成员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促进了欧空局在空间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增强了欧盟在世界空间科技领域的竞争能力，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工业科技合作政策。[12]
欧空局在法律领域的一大成功之处是欧洲空间法中心的建立。该中心在提供空间法服务方面做出了贡献：提供讨论空间法的论坛和对空间法教学的支持（夏季班），建立成员国联系点和空间法数据库等等。[13]笔者在若干年前提出，应当在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尽快成立一个亚太空间法中心，致力于空间法在亚太地区的教育、培训和传播。[14]亚太空间法中心在一些方面可以学习1989年成立的欧洲空间法中心的成功经验，通过举办夏季空间法培训班和实务人员空间法培训班等形式，推动空间法在亚太地区的研究和推广。令人高兴的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国际合作和法律司司长Telebzadh博士2010年7月在哈尔滨“国际法与和平利用空间”研讨会上做报告时明确表示，亚空组织未来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成立亚太空间法中心，以开展空间法研究、教育和培训，并协调与联合国、外空委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关系，并与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该中心可能开展的新计划是，建立空间法硕士点，开展空间法的高层次学历教育。

结语
国际法在走向多样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碎片化的情况。这在欧洲体现得非常突出。但欧洲也在努力通过一系列措施，克服碎片化的影响，增加协调和合作框架。欧洲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欧盟法，并成立了空间合作的专门机构欧空局。欧洲在空间合作方面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欧洲的空间力量已经成为世界上继美俄之后重要的空间力量之一。其两大空间合作机构欧洲空间局和欧盟的进一步合作，也使欧洲在国际上不断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欧空局的建立和运作，其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备的法律框架尤其是其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活动安排，奠定了其成功运作的基础，对于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深具借鉴价值。而欧盟由于其在外空领域管辖权的局限，法律规制相对比较薄弱，但外空政策则已经形成，法律规制也在不断推进。欧空局和欧盟未来在机构上的进一步合作甚至融合，也为其实现发展空间事业，服务于欧洲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机构保障。欧空局和欧盟的空间法律和政策安排，十分复杂也相当细致，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做总体框架性的评述，很多具体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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